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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家庭陪伴分娩是以家属为中心、体现人文关怀的现代产科护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

庭陪伴分娩是有效改善母婴结局的重要分娩措施。本研究综述了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陪伴分娩的发展与实施、

应用效果、未来挑战与问题等方面，以期为后期的研究提供参考，为助产士主导的家庭陪伴分娩在我国的规范化

开展提供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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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倡导自然阴道分娩。然而，

自然分娩伴随的剧烈疼痛易引发产妇产生焦虑、恐惧等

负面情绪会影响其胎盘血流量和子宫收缩功能，从而导

致产程的延长，甚至增加母婴并发症的风险
[1]
。多项研

究表明，产妇在分娩过程中不仅需要专业的医疗支持，

更需要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，这种全方位的

支持体系能有效增强产妇对自然分娩的信心，有助于促

进产程进展，进而改善母婴结局
[2-5]

。随着以助产士为主

导的家庭陪伴分娩模式的逐步推广，本文将对近年来以

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陪伴分娩的发展与应用现状等方

面进行综述，分析该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挑战与问题，

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，并为临床应用的规范化

和推广提供实践思路。

1 国际发展

随着国际社会对这一模式的深入研究，导乐陪伴分

娩已形成规范化体系。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导乐师发挥

着核心作用，主要负责为产妇提供情感支持和信息指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传统的医院导乐模式正在向以社区为基

础的导乐干预模式转型。

2 国内应用现状

2.1陪伴人员

该模式下，助产士是专业指导者，负责分娩的全过

程；家属是辅助参与者，配合助产士完成照护任务。我

国大部分初产妇会选择由配偶作为陪产人员
[6]
。陪伴人

员会接受相关培训，重点在于为产妇提供情感支持与信

息支持，让产妇获得充分的心理慰藉和行为激励
[7]
。

2.2 实施措施[5、8]

在产前阶段，助产士应主动向产妇及其家属介绍管

床医生、助产士以及产房基础设施与设备并带领其参观

产房，以此来缓解产妇的陌生感和紧张感，建立良好的

医护关系。同时，助产士需初步向家属说明陪产的具体

要求和注意事项，耐心解答产妇及其家属的问题或疑虑。

当产妇出现规律宫缩后，助产士密切监测胎心及产

程进展，指导家属正确穿戴无菌手术衣、帽子、口罩及

消毒拖鞋等防护装备后进入产房陪产。在陪伴分娩期间，

助产士悉心指导产妇调整呼吸和向下用力，同时引导家

属充分给予产妇安慰与鼓励以缓解焦虑情绪，全力为产

妇提供正向情感支持；为产妇提供生理照护（如补充水

分、擦拭汗水）和信息支持，严格配合助产士的专业指

导，助力产妇树立分娩的信心与勇气。

产后阶段，助产士指导产妇实施"三早"（早接触、

早吸吮、早开奶）和母乳喂养的方法；家属可在旁边给

予协助并照护产妇和宝宝互动，有利于促进良好的家庭

关系。

3 应用效果

3.1 对产妇的影响

3.1.1利于增强自然分娩自信心

家属的陪伴为产妇提供多维度的支持，包括正向情

感支撑、生理照护以及信息支持；家属通过与产妇交流、

按摩、营养补充等来帮助其分散注意力从而减轻疼痛感。

作为分娩过程中最主要的专业人士，助产士向产妇及其

家属传授分娩相关指导，提供更具专业化的助产护理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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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使得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陪伴分娩模式更具人性

化、科学化特征，为产妇及其家属带来积极影响和实际

帮助。

3.1.2 促进产程，提高分娩质量

产妇的心理状态是影响分娩结果的重要因素，恐惧

和紧张等负性情绪会使宫缩乏力、用力不当而致产程延

长。此外，产妇的负面情绪会抑制催产素的分泌，增加

产后出血风险
[9]
。家属的陪伴和持续性支持不仅能有效

缓解负性心理，还可以刺激产妇催产素分泌，有助于增

强子宫收缩，从而降低产后出血的风险
[10-12]

。因此，在

助产士专业指导和家属的陪伴二者协同作用下，以助产

士为主导的家庭陪护模式不仅增强了医患间的信任与

配合，体现了人文关怀，更有助于促进产程进展，优化

分娩质量。

3.1.3 利于减少或减轻产后抑郁症

产后抑郁在产妇群体中呈现高发病率、高复发率以

及高危害性的特点；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患病率高达 17.

7%
[13]
；对于有过该病史的产妇，再次分娩后产后抑郁复

发风险达 20%至 30%之高
[14]

。孤独感和无助感是导致产

后抑郁的两个关键心理因素。助产士指导产妇家属参与

陪伴分娩，通过早期实施心理干预来激发产妇自我心理

调节能力，使其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支持，对预防

产后抑郁起到积极作用，促进产妇心理健康与恢复。

3.2 对家属的影响

德国一项研究中大多数配偶对参与陪伴分娩持积

极态度
[15]
。配偶通过亲身经历分娩过程，与产妇共同见

证新生命的诞生，有助于增进家庭关系的和谐。然而，

由于陪伴者往往缺乏分娩相关知识，容易出现过度焦虑、

恐惧等情绪，从而导致其在陪产过程中可能出现负性体

验；而家属的沟通能力和心理状态直接影响与助产团队

的配合效果。已有数据显示，配偶在陪产过程中出现分

娩恐惧的比例为 10.9%-13.6%
[16-17]

。助产士的指导与帮

助可以缓解家属的恐惧感和焦虑感，利于家属以积极的

心态参与陪伴分娩，为产妇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情感

慰藉。

3.3 对护患关系的影响

相较于传统的助产模式，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陪

护模式的产妇满意度更高
[18]
。助产士的指导结合家属的

情感支持，不仅满足了产妇的生理和心理需求，更促进

了助产士与产妇及其家属的良性互动，从而提升了服务

满意度。同时，家属的参与不仅提高了产科医疗服务的

透明度，有效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医患纠纷，还

增强了产妇及其家属对医疗团队的信任度。这种模式还

发挥了监督医疗服务质量的作用，促进了产科工作的规

范化发展。

4 挑战与问题

4.1 挑战

当前，临床实践中缺乏系统化的家庭陪护实施规范，

包括助产士的专业能力培养、沟通技巧训练、家属培训

方案以及陪护时间的具体界定等方面。Longworth和 Ki

ngdon 的研究表明
[16]
，双方沟通的深度和技巧显著影响

家属在分娩过程中的参与感和控制感，进而影响其对分

娩体验的积极或消极评价。虽然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

陪护模式能够创造温馨的分娩环境并改善分娩结果，但

由于产房工作环境的复杂性，部分助产士对这一模式持

保留态度。最新调查
[17]
显示，部分助产士尚未充分认识

到家庭陪护的益处。Afulani等人
[18]
通过对 49名助产士

的访谈发现，他们更倾向于将家属视为非临床任务的协

助者，而非情感支持的主要提供者。Abushaikha 等
[19]

的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，助产士的态度是影响家庭陪护

实施的主要障碍之一。

4.2 问题

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诸多因素会引发一系列问题。

例如，助产士对产妇及其家属在专业指导方面存在欠缺；

当家属被助产士忽视，加之对分娩结果充满焦虑和恐惧

时，极有可能产生消极的陪产体验。若助产士和家属未

能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，可能导致产妇产生负面分娩体

验，进而影响分娩结果。同时我国产科当前面临医务人

员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，而医务人员短缺直接

危及母婴安全。

5 未来研究方向

5.1 研究的不足

近年来，有关助产士主导的家庭陪护分娩模式的研

究不断深化，涉及临床应用现状、优势劣势、实施效果

及效果比较等多个方面，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：首先，

现有关于助产士对家庭陪护态度的研究多采用质性研

究方法，客观性有待提升；其次，缺乏成熟的评估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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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系统测量助产士对家庭陪护的态度。目前，国际上评

估配偶陪产体验的工具主要包括 FTFQ、KIF 和 W-DEQ B

等量表，而国内仅有准爸爸陪产体验问卷这一专门测量

工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，针对初

产妇对配偶参与陪伴分娩行为意向及行为所产生影响

的相关研究都较少
[20]
。

未来研究方向可着重探索助产士主导的家庭陪护

分娩模式与其他分娩方式的协同效应。建议在现有质性

研究的基础上，开发专门的评估量表，以更加系统、客

观的方法研究助产士对家庭陪护的态度。同时，需要进

一步完善配偶陪产体验的测量工具，为助产士主导的家

庭陪护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和

实践指导。

6 结论与展望

综上所述，以助产士为主导的家庭陪伴分娩模式在

自然分娩方面具有多重优势：该模式不仅能促进产程进

展、缩短分娩时间；同时有助于提升母乳喂养成功率及

产妇满意度。然而，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诸多挑战：例

如，在满足产妇心理需求的同时确保医疗流程不受干扰；

规范对家属陪伴分娩的培训，提升其支持能力；陪伴时

间的安排需根据产程进展灵活调整。此外，建立标准化

的评估体系对于客观评价陪护效果具有重要意义。为推

进这一模式的发展，建议加强助产士队伍建设，提升专

业服务能力。通过开展临床研究，总结最佳实践经验，

制定循证指南，将有助于该模式的规范化推广，为产妇

创造更加人性化的分娩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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